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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记者华清二零一零年六月二十九日悉尼报道）二零一零年六月二十八日，澳洲法轮功学员章翠英女士以“酷刑”起诉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专门机构“六一零办公室”及罗干一案在澳洲纽省高等法院开庭，由多人组成的原告律师团在国际法原则上就为什么不能给予迫害元凶江泽民“外交豁免权”的问题进行了大约四小时的关键性庭辩。由于需要进一步例证，法官在结束聆讯之前，请原告律师在一星期内提交书面补充材料，并给与对方政府律师七天的时间做出书面答复；由当天出庭的三位大法官共同做出最终的裁决。


诉江案背景回顾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原中共党魁江泽民违背国家宪法和法律，盗用政府名义，迫害法轮功，并动用一切国家机器作为喉舌，捏造事实，颠倒是非。


澳洲法轮功学员章翠英女士因修炼法轮功和为法轮功上访，在中国曾被非法监禁八个月，在狱中受到非人待遇和酷刑折磨。在澳洲政府和法轮功学员的共同努力下，她于二零零零年底被营救回澳洲。二零零四年九月十五日，章翠英在澳洲纽省高等法院以“酷刑”控告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及“六一零”办公室。由于原告被中共关押在北京拘留所期间，罗干曾亲自审问迫害她，而且罗干在实施江氏对法轮功的“群体灭绝”政策上起主导作用，因此在二零零七年三月五日开庭时，原告向法庭提出增加被告罗干。


纽省高等法院受理了此案并多次开庭审理。原告要求法院对被告缺席判决。该案在中共极力干涉下，经历种种曲折。二零零八年九月十五日再次开庭，两个月后，纽省高等法院判决给江泽民及六一零办公室“外交豁免权”。


为了维护澳洲的司法独立，原告合法上诉。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十七日，纽省高等法院再次开庭受理原告反对澳政府干预诉江案的上诉，并决定将上诉的合法性和上诉本身的审理合在一起同时进行。这意味着法庭已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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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诉江案再受各界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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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干事翟艳辉以及马三家医院来抽血的警察共九人。我坚决不配合他 们，他们拽我十分吃力，无法在抽血室抽血。他们只能就近把我推到对面的一个房间，我高喊：“法轮大法好！迫害法轮功学员有罪！”他们非常害怕，就让所有的人立即到楼外面站着。


他们把我拖上床，王延平压着我的头，李明玉摁着我的胳膊，另外还有人压着我的身体和腿，并把我的双脚压在床栏下。我仍高声喊：“法轮大法好！不许迫害法轮功学员！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并且用尽全身力气反抗，他们扎了一针没扎上。这时王延平顺手从床上抓起一个枕头，压在我的脸上。瞬间我感觉无法呼吸，这时我的头碰到左边的墙壁，我立即把头用力的往墙边靠，借助脸部和墙之间仅有的一点点空隙呼吸，才使我免于窒息死亡。


四、 强行乱用药物


在马三家还有一种无视生命的做法，在这里的警察可以随意的使用内科抢救药救心丸。此药的适应症是心绞痛、气滞血瘀型冠心病，一次4～6粒，急性发作时10～15粒。我在马三家非法关押期间，在心脏很正常的情况下被警察强制的使用了2次救心丸。


第一次是07 年的11月15日，当时我被上扣扣抻，被迫害的呼吸困难，大队长张春光强行让我吃了7粒，我很快就吐了出来。这药药效十分迅速，只有几分钟我血压就下降 40，浑身抽搐不停，蹲在地上。


第二次是在2008年10月7日那天被强行灌了9粒救心丸。那天一大队的法轮功学员集体抵制签考核，在李明玉和张春光的主使下，蓄谋已久的管教科男管教5～6人，其中有彭涛、张良……把法轮功（转第三版）





了正在加班的人，正好采访的是法轮功学员。警察们都傻了眼，当即宣布收工。从那天起晚上不再加班。这样，他们只能在别的地方做手脚，如延长收工时间，把活拿到号里干等等。


二、“扣扣抻”


转眼到了月末签考核的日子，为抵制非法迫害，法轮功学员都不在考核表上签名。我当时坚决拒绝签字，并跟队长讲真相。后被大队长张春光带到东港（以前用于非法关押法轮功学员，后来人员减少，被专门用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小号，里面有酷刑大挂、电棍等等）上刑。


张春光首先把我铐在房间两侧的铁床中间，双手被抻成一字型。当时正是大冬天，我坐在冰冷的水泥地上三个小时。后来又进来了7个警 察，张春光、李明玉、周谦、翟艳辉、陈秋梅等妄图对我加重迫害。我奋力的抵抗，最后他们将我双手分别一上一下的铐在两张铁床中间（一只手铐在铁床的上铺，另一只手铐在对侧铁床的下铺），其中一侧床 上面压了很重的东西。他们用脚使劲踹，把对侧的床踹到踹不动为止，这时手铐已深深的卡在我的肉里。这就是马三家的“扣扣抻”。


我痛的撕心裂肺，大汗淋漓，人几乎昏死过去。很快手和手腕发紫，这样持续了16个小时。中间他们不


时的进来踹床，使劲的晃动本来就已经十分剧痛的手。下来后双手肿的像 馒头，有16处皮肤磨破。


三、莫名其妙的“化验”


2008年5月12日我又经历了一次死里逃生的抽血迫害。这天，警察们不做任何解释，要求每个人抽一管血说是化验，至于化验什么以及检查结果根本不告诉我们。


当时我坚决抵制抽血并大声讲真相。最后管教科的科长王延平还有另外2名警察来拽我。我死死的把住门不松手。这时又上来大队长李明





社区主任有对策　





前两天朋友讲了一个发生在辽西某市的真实故事，说现在大陆随处可见法轮功的传单、小册子、


光盘等真相资料，了解真相的人越来越多。这对负责迫害法轮功的“610”来说既头痛又无奈，时不时地向街道、社区下达收缴资料、清除标语的命令。


开始时基层干部还当回事，可是时间长了，就发现，如果你把法轮功的真相资料说得铺天盖地，把真实数字报上去，它会批评你工作不力；再说社区干部是收缴上来的真相资料的第一个阅读者，时间一长，明白了真相谁还去干那伤天害理的事？


一天，有一个社区主任接到了“610”要下来检查的电话，她告诉下面工作人员把表面的东西清理一下，应付应付“610”。工作人员哼哼哈哈地答应，实际谁也没有动。“610”的头儿到社区下车一看，迎接他的竟是一条“法轮大法好”标语，立即火冒三丈地找来社区主任指问：“这是怎么回事儿？”只见这位主任不慌不忙地说：“这是刚刚写的，这法轮功神来神去的，你这边刚清理完，一转身那边又出现了。另外我还要说明一点，这个标语不是我们社区的法轮功写的，是过路法轮功写的，现在过路的法轮功可多了，我们可管不了。”


聪明的社区主任不但没让“610”抓住批评的把柄，还巧妙地保护了本社区的法轮功修炼者，从此，“过路法轮功”的故事成了大家的笑谈，也成了那些有良知的社区干部对付“610”的经验。◇





文／大连法轮功学员


【明慧网二零一零年七月九日】我于2007年9月被非法关押在辽宁省马三家教养院。除了遭受奴役迫害，还遭受了种种酷刑折磨。左上臂内侧被管教翟艳辉上大挂时用脚踢在腋窝下完整的一个黑黑的脚印，很长一段时间 皮下淤血才消失。至今二十个月过去了，我仍然左手麻木，双手指根部仍见肿状。


一、奴役


在做奴役的过程中，因为天天接触制作祭奠死人用品的乳白胶（乳白胶中含有毒性物质，会导致过敏、气管痉挛、哮喘等症状），导致我血压高压160低压100，痰中带血，呼吸困难，有明显的过敏哮喘的症状，11月我被转入和普教在一起的一大队。


我到车间后，看到到处都是堆积的棉大衣，人人都紧张的忙着手里的活。不时传来带工（普教代队长管理生产及内务的）破口大骂声，稍不如意，举手就打，环境十分恶劣。队长们则聚在一起吃着水果、嗑着瓜子说笑（各种水果、饮料、小食品都是普教带工孝敬的）。如果有谁稍不服从带工管理，队长再去骂或者是打。


每一次干新活，刚开始给你2～3天适应，以后每天工作量都在递增， 大部份人根本都无法完成。完不成的轻则被骂、被罚站，重则被扇脸，被电击。打完之后回来还得继续干，还干不完就得加班干。有一次我看到一个叫王娜的普教加了一夜的班，早上还得照常上工。


记得2007年12月下旬，一大队、二大队疯狂的加班，每天都干15～16个小时。又脏又累，伙食又特别差，没有一点油水，有时就是一碗飘着几根菜叶的清汤。直到有一天晚上10点半钟左右获得消息的记者突然闯进了车间，对着车间拍照，又随机采访











用海外信箱给ip@dongtaiwang.com发电子邮件，10分钟内会拿到几个IP。突破网络封锁，上动态网后链接明慧网。
































动态网近期网址https是加密网址，浏览时弹出的两个对话框，请点“是”和“确认”，即可加密访问。





制止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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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评》引发三退大潮，截至7月9日已有超过7645万中国民众在海外大纪元网站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
































    














大连特刊（第五十二期）     








认上诉的合法性并希望加快案件的审理速度。


江泽民不应享有国家主权豁免权


人权律师、“全球公审江泽民大联盟”发言人朱婉琪表示：澳洲诉江案就是否给予江泽民豁免权开庭审理，受到中国大陆内部及国际人权律师重视。全球诉江律师小组对于今天江泽民到底是否具有豁免权，享有所谓国家主权豁免权，有这样一个共同的看法，那就是今天的国家主权豁免并不及于严重违犯国际刑事法罪行的“前国家元首”，没有给予他豁免权的空间。


朱婉琪说：“先不论，江现在不具有国家元首的身份，他原本就是以党的首领，党的领导人附着在中国政府这个国家机器上，所发动的一个违反中国宪法、中国





法律、中国所签订的国际人权公约的灭绝性镇压。”


“再说，从国际法上主权豁免原则来看，外国国家主权的豁免是对于‘国家主权行为’予豁免，我想没有任何一个中国人或者是国际人士会认为江泽民、六一零办公室那些帮助江泽民进行灭绝性镇压的人所从事的镇压是中国的主权行为。国家主权行为能够公然违反中国自己的法律、宪法和国际人权公约吗？当然不行，所以无论从被告目前的身份及所犯罪行的本身来看，我们都看不出来，纽省高等法院有任何的法律基础，或者为了实现司法正义，来接受给与江泽民等的豁免权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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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永航律师





信仰无罪      








上布满了水泡和破了皮的肉，共有23处外伤，惨不忍睹。


以后的几个月我连饭碗都拿不住，左上臂内侧被管教翟艳辉上大挂时用脚踢在腋窝下完整的一个黑黑的脚印，很长一段时间皮下淤血才消失。以后双手功能严重障碍，双上肢肌肉萎缩。我几次找张春光、李明玉、陈秋梅提出要上医院做医疗鉴定，他们每次都答应却始终一拖再拖。在我的强烈要求下，他们找来了马三家卫生所的一个大夫，午休时隔着铁门看了看。当时我的双手明显畸形，虎口肌肉萎缩，双上肢肌肉萎缩，胳膊变细。卫生所的大夫问我以前手有没有毛病，我回答是前些日子上大挂时被抻的。张春光听后吓的变了脸，没等大夫做检查，就说：“好了，好了，今天就这样吧。”当时我很纳闷，原来即使马三家的警察之间也是互相隐瞒的。后来直到我离开时也没有人领我去检查过。


至今二十个月过去了，我仍然左手麻木，双手指根部仍见肿状。


五、乱收费


在这里被关押的人员没有一点人权。在生活方面，教养院的食品本来卖的就很贵，大伙买的食品，大队长尤然今天让放这，明天又改了。原来放的位置全视为不合格，统统没收。私人放的衣服柜，自己有一把钥匙，尤然有一把钥匙，她随时随地的去翻柜。经常早上放的好好的，晚上被扔了一地，她只是说翻号了，去收拾吧。每一次都有日用品和衣物丢失，问谁谁也不知道，一点保障也没有。


教养院还乱收费，本来国家拨款的设施都要大伙分摊。一个300多元的晾衣架不知被重复收了多少遍钱，至今新来的人还要交这笔钱。自己买的水杯、脸盆、衣服，走时还要上缴，再卖给后来的人。这里有艾滋病人（我在期间有2 个），有肺结核等传染病人，却没有任何防传染的措施。如果有人找王延平和尤然提意见，他们就说：“闭上你的臭嘴，臭不要脸”等侮辱人格的话。


背景介绍：1999年7月20日，以江泽民为首的中共集团发动了对法轮功的全面迫害，十年中至少6000人被非法判刑，超过10万人被非法劳教，数千人被强迫送入精神病院。


中共用于洗脑的酷刑有上百种——剥夺睡眠、多根高压电棍电击、各种刑具毒打、地牢、水牢、死人床、上绳、野蛮灌食、冷冻、暴晒、破坏中枢神经的药物摧残等。


在中共江氏集团“肉体上消灭、打死算自杀”的灭绝政策下，已知有3395名法


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截至2010


年7月），还有无法统计的众多


法轮功学员被秘密活体摘取器官。


这场对公义正信的迫害，拷


问着每个人的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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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庭外声援诉江案的法轮功学员





2009年中外媒体报道了原德国纳粹分子89岁的约翰·戴姆扬尤克被美国驱逐出境并送往德国监狱关押的消息。他涉嫌在1943年担任索比堡集中营看守期间协助纳粹杀害了二万多名犹太人。








被绑架一周年之际，于晓艳去李家街


道锦霞社区向石书记指出绑架王永航的违法性。没想到，第二天一早


即被李家街道协同锦绣派出所劫持到抚顺洗脑班迫害。


于晓艳的母亲，一位年近七十的老人，听说女儿身陷不幸，不得不离开九十多岁需要照顾的老父 亲，千里迢迢赶来大连，与八十多岁的亲家母相互搀扶，四处奔波，营救女儿。她们先后来到社区、街道、派出所、中山医学院等处。在社区，她们没见到石书记，被告知“去开会了”。她们所到之处，人们都对这一家的不幸遭遇充满了同情。看着两位颤巍巍的老人，大家都说：“大娘，早点回家休息吧！”


于晓艳的母亲说：“小艳是因为永航遭不幸，为丈夫说了几句真话，就被绑架。到哪说理去？难道为自己的丈夫说句公道话也不行吗？也犯法吗？什么是理！”听的人，点头 又摇头。显出很无奈的样子，他们说：“没办法，我们是执行上边命令。”在这种强权统治下，人性被丧失殆尽，人变成了执行命令的机器。◇








酷刑演示图：电棍电击





由纳粹戴姆扬尤克的下场想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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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正义律师王永航，因多次为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被判冤狱七年。他的妻子于晓艳因营救丈夫也被劫入洗脑班。


2007年起，王永


航多次为法轮功学员提供法律帮助，并发表致胡、温的公开信，指出以刑罚手段对待法轮功学员的违法性，要求当局立即改正自1999年来的错误判决，释放所有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修炼者。2009年7月4日，王永航律师被绑架，遭到二


十几个警察殴打，导致腿骨骨折，因治疗拖延造成骨折错位，伤口处严重感染，伤势恶化。后被送到大连中心医院手术，手术后一直未得到合理治疗。目前，王永航被非法关押在沈阳第一监狱。王永航被迫害一案已被记入联合国二零一零年度报告。


自王永航被绑架后，于晓艳为营救丈夫四处奔走，上告无门，并遭中共监控。2010年7月4日，在王永航








正义律师身陷冤狱 妻子劫入洗脑班





沈阳马三家教养院











（接头版）他的美国国籍，此后他一直面临被驱逐出境。2009年3月，德国慕尼黑地方法院对戴姆扬尤克发出逮捕令，并要求美国将其引渡到德国受审。2009年11 月30日上午，德国慕尼黑地方法院开庭审理89岁的戴姆扬尤克。这是当今世界审理的最后纳粹大案之一。


戴姆扬尤克等纳粹分子的下场，让人看到了追随中共者的结局。中共篡政后，对人民强行灌输无神论和暴力斗争思想，其发动一次次血腥的政治运动，害死了八千万中国人。对于批评和不同意见，中共一律冠以“反动”、“搞政治”等大帽子进行打压。更令人发指的是，中共从1999年开始迫害信仰“真善忍”的善良民众，至使众多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中共所犯下的罪行比纳粹有过之而无不及。


中共让人不信善恶有报，然而报应从未停止，海外明慧网公布了全国各地区上万例有据可查的因追随中共迫害法轮功而遭恶报的案例。如今，西班牙国家法庭裁定，轮功的元凶江泽民等五人以群体灭绝罪及酷刑罪起诉。阿根廷法官也以 “反人类罪”下令逮捕迫害元凶江泽民、罗干。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们已看到了“天灭中共”是历史规律和天意。至今已有超过7600万中国人声明退党、退团、退队，退出了中共的肮脏政治，找回了生命的安宁。


人们都希望保持清醒的头脑，为自己的人生做出正确的选择，然而在中共治下的纳粹式的谎言社会里，这真的很难。但是只要您读一读在大陆广传的《九评共产党》，点击一下安全快捷的破网软件，相信您就会走出红墙禁闭，为自己作出明智的选择。◇











（接第二版）学员一个个的点名往外拖。法轮功学员高喊：“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管教们上来就拳打脚踢，随后拖至东港折磨。有的扇脸，有的被电击，


     有的被铐。每往外拖人


时，大伙就高喊：“法


轮大法好！”管教冲入


房间挨个打，我们照样


喊，这样持续了3个小


时。最后我被叫到队长


办公室，我仍然拒绝签


字。这时管教赵国荣拿


着电棍在我面前晃来晃去，电棍啪啪的放着蓝光。最后彭涛、张良把我的左手扭到后背，像小燕飞机一样，另一只手被按着签字，我坚决不签，他们两次强签都没签成。最后又上来2个女警一起把我往东港拖，他们一边拖，我一边喊：“法轮大法好！”


东港里面已经铐了五名法轮功学员。他们把我的双手用手铐死死卡住，各绑一条布带，两个男管教把我拖到一张上下铁床的床头，把我的双上肢和整个上半身从上下铺中间拽到了床尾三分之二处，再将我的双手抻紧绑在上铺床尾横梁的两头（上这种刑时，身体弓着，头抬不起来，身体全部重量都压在双上肢及手腕处）。


立刻，钻心的剧痛使我大汗淋漓，呼吸急促，完全象到了另一个世界。我不知道自己当时是什么样，但警察却立即叫来了卫生所护士项某某强行灌食救心丸。我紧闭嘴唇，她灌不进去就左右开弓扇我脸，最后这个护士一手捏着我的鼻子，一手扇我的脸，在我憋得上不来气的情况下，她把药塞进了我的嘴里。


当时管教科的王延平（现在是一大队的大队长）一边揪着我的头发扇我的脸，一边阴阳怪气地说：“你还给我上明慧网。”听到明慧网，彭涛立即漏出凶相，也过来扇我的脸并说：“你还上明慧网”，此时我的脚下已经落了一地的头发。这时又来了一个管教捏着我的鼻子又要给我灌救心丸，不知谁在旁边喊了一声：“别灌了，刚刚灌了9粒了。”这个管教说：“真悬啊！我又拿了9粒。”


后来我又看到了好多起这种乱用药的情况，可以说这里的每一个管教，甚至带工的普教都可以从箱子里随意拿药往人嘴里塞。


当晚8点多钟，大家到东港拿行李（大家的行李都是早上送过去，晚上再拿回号里，平时号里摆的都是应付检查，给外人看的行李）。法轮功学员卢林喊“法轮大法好”，我随即也喊起来。李明玉、张春光慌了手脚，立即找来宽胶带在我的头上绕了好几圈，这样口鼻都被封在胶带里。就这样过了12个小时，当胶带被撕下时，扯下来的头发加上被管教揪下来的头发，我脚下一米见方的地方几乎盖满了头发。在此过程中，女二所所长杨建三次督阵，他每次来张春光都把我的手铐紧了再紧。这种痛苦用尽人间语言都无法形容，就这样我被抻了23个小时。下来时，我的双手已经没了知觉，黑紫色的手





我在马三家劳教所遭受的种种残忍迫害





戴姆扬尤克于1943年在波兰臭名昭著的纳粹死亡集中营特里布林卡担任警卫，参与谋杀了至少2.9万名犹太人。他的工作是将被纳粹抓来的犹太人男女老幼推进毒气室。


1952年他隐瞒自己真实身份，以难民身份移民美国。当他参与纳粹大屠杀的经历曝光后，1986年被引渡到以色列接受审判，并以战争罪和反人类罪被判死刑。


但1993年以色列最高法院以其真实身份不能确定为由，推翻了对他的定罪和死刑判决，他又回到美国。2002年美国法庭以其参与纳粹屠杀的罪名剥夺（转第四版）





大　连　特　刊　　第3版      第52期    2010年7月9日 





■ 2009年4月14日美移民官员将戴姆扬尤克从俄亥俄州的家中带走





2010年7月9日 








